
■张乃千
去岁七月，与友人再游长江三峡，

眼前又现一片瑰丽江天，端的是“潮平
两岸阔，百舸尽江流”，其势更雄，其景
更幽。同游者中，有一女诗人说道：“游
三峡，当去大宁河上的小三峡看看，它
是长江上的袖珍奇景，比大三峡更具险
美。”此说立即得到大家呼应。

翌日，众人一大早就乘船出发，经
风箱峡、过瞿塘峡，轮船沿江曲折，迤
逦江水，渐次抵达巫峡。在巫峡峡口
处，有一碧水清流从江之左汇入长江，
此便是巫山腹地的大宁河了。

晨八时半，我与诸君舍江轮，登小
舟，兴致勃勃驶入大宁河。初时，但见水
面开阔，水势平稳，船也悠悠人也悠悠，
但约行三里许，河面突然狭窄起来，两岸
平矮的岗峦倏忽间拔地而起，化作壁立的
山峰，黑压压地挤迫着河道。河面上浪涌
涡旋，水速湍急。导游招呼大家：“坐稳
了，小三峡的第一峡，龙门峡到了。”就
见前方不远处，两山对峙，侧身探首，似
有贴面相接之势，此即所谓龙门。湍急的

水流在这里轰然作响，激起千堆雪浪。
大伙都捏着一把汗，心里直敲鼓。俄
顷，只觉船被一阵疾风排浪托入高空，
只一瞬间，又像流星般地顺着水势下
滑、下滑，一直滑落到波谷底处。好
险！真如银河落九天。这一起一落，若
不是艄公好把式，龙门峡断难过得。

冲过龙门，船一直在激流里行驶，
约里许，便是龙门峡的最险处银窝滩
了。谚云：“龙门峡，鬼门关，最鬼还是
银窝滩。”此处不仅水势落差大，涡流湍
急，而且暗礁极多。出于安全，我们在
滩前弃舟登岸陆行，由艄公架空船过
滩。陆行里许，方见游船驶上滩头，那
冲起的水花浪柱似欢跳的群羊，围追堵
截着游船，那游船像一片飘落的芭蕉
叶，艰难地在水浪里颠簸。待我们又登
船时，艄公浑身早已被打得水湿。不
过，水势亦趋平稳。两岸山奇崖秀，连
绵不断，水随山势，流连蜿蜒。尖尖船
头如一把利剪轻快地剪着水波，左一
曲，右一折；右一湾，左一转，似穿行
在一条神奇的画廊。此时日照正好，峰

顶上云蒸霞蔚，河面上薄雾缭绕……这
就是巴雾峡吗？对，导游小姐指点江
山，把大家的视线引向壁立的两岸。但
见崖壁上这里飞瀑激溅，那里古洞连
环；这里有一组一群的天然雕塑，那里
有一群一组的钟乳倒悬。那雕塑，各自
独立成形，似吊羊，似乌龟下蛋，似猴
子捞月，似观音坐莲台，似……那钟乳
犹如长卷油画：饮酒图，拜佛图，兵马
俑，双人舞，傣女浴……令人目不暇
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能不令人叹
为观止，但更令人惊叹的是西岸崖壁上
双排并行的孔洞，这是当年的古栈道遗
迹，以及东岸崖壁上依稀可见的悬棺残
骸。我无法想象古人是以怎样的勇力悬
空开凿这些孔洞并搭起栈道的，也无法
理解这谜存千古的巴人悬棺是出于怎样
的殡葬观念，只觉有一股伟岸而又苍
凉、深邃而又旷远的历史重力袭入心
头。这是历史美了山川，还是山川美了
历史？我担心我们的小船载不动这条深
沉而又雄奇的河道。

但小船并没有停留于我的思绪，悠然

地驶入了小三峡的最后一峡——滴翠峡之
中。这里水色澄明，波平如镜，可见游鱼
喋喋。举目远望，但见翠壁千寻，竹木
葱茏，万千嘉木奇树绿茵茵枝攀叶连，直
从峰顶披覆至水面。怪道叫滴翠峡，原来
这等绿意可人。其时舟行舒缓，且愈行绿
意愈浓，侧身细听，空谷流水，不闻人
声，但闻鸟语如簧，又似有猿声在头顶嘶
鸣，使人顿生幽谧之感。若不是天空飘来
大块墨黑的云，突然落下一阵急雨来，大
伙会觉得这是到了清幽的神仙世界。那雨
下得好急、好猛，河面上珠玉四溅，叮当
入船；但也收得好急、好快，只一支烟工
夫，便又是丽日当空，水天一色。这情景
似曾相识，唔，想起来了，苏东坡曾用诗

“画”过这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
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
水如天。”这是我的幸运，亲历了一次东
坡先生入诗入画的自然景观。

告别小三峡的时候，已是正午时
分，只觉人在画中走，画摄魂魄行，赶
忙在浅滩处捡起一块五彩卵石作为信
物，唯恐这是梦幻……

游小三峡记

■崔笼霞
初识令箭荷花，是在花姐家的客厅

里。
一朵怒放，满室生辉。玫红色的花

瓣向四围伸展，米黄色的花蕊点缀花
心，从里层到外层，花瓣着色深浅交
替，色彩明丽，整个花朵看上去盛大娇
艳，媚而不俗。花姐的新家，也因这朵
绽放的令箭荷花而显得格外温馨、典
雅。

她邀我来，是为分享美好。她笑侃
说是为这美丽花朵的盛放开小小的新闻
发布会。

“这是搬新家时，别人送我的。起
初没在意，随便养在一个废置的半截空
油壶里。你看看，它趁我不注意，悄然
开放，着实让我惊喜哦！”

她坐在花前，深情含笑，轻柔抚
摸，那样子真是十足的“花痴”。

我也不例外。那目不转睛的眼神，
初见它时惊艳的内心，都无比真切地告
诉我，这份美是不可抗拒的。那是个春
天的午后，我们围着这朵花，啧啧称
赞，玩赏留影，许久，许久……

临别，花姐小心翼翼地掰下一片令
箭荷花茎片送我插养。那美丽盛大的花
朵似乎早已盛放在我心里。我一路欢欣
鼓舞，回家二话不说把它娇养在一红色
别致的小花盆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阳台上一字排
开的其他花，诸如茉莉、碧玉、长寿
花……早已该发叶发叶，该开花开花，

株株枝叶繁茂，长势喜人。唯独这令箭
荷花还是如初来乍到，无任何变化。每
每浇花时，我都会仔细观察：它浑身散
布着白雾状纤弱的细毛，茎体上下充盈
着生命的绿，这让我确信，我还是把它
养活了。

可为什么外观上没一点成长变化？
几经纳闷，有一天，我浇完水，忍

不住用竹铲子将它连土挖起，原来它在
土里早已发出粗壮白嫩的“根”。哦，
它在生长。我不禁为之一振。

我揣着欣喜赶忙把它复原位置，填
土覆盖。那份春天初遇令箭荷花的美
好，多少让我有些急功近利。我热切盼
望着它发出新芽，茁壮成长，开出一朵
盛艳的花来。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
了。这株早已安家的令箭荷花仍然无丝
毫变化。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某
日，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它带土挖起，
我发现它的“根”，已弯曲长长。是
啊，上面没长下面长，它没偷懒啊！我
自言自语地为它辩护着，又原样封土填
实，疑惑离开。

我内心其实也琢磨着这样一个问
题：我是不是将它栽颠倒了？回想那
食指般长短的茎，我当时只是随手一
插……我后悔自己办事鲁莽，为什么没
仔细观察它的纹理，以及它茎上乳毛的
生长方向呢？

这样的念头忽而出现，已是半年过
去了。

我多少有点相信自己的推断。终
于，在这个仲夏的清晨，我鼓起勇气大
胆拔出令箭荷花，将其颠倒过来重新
栽。那打弯嫩白的所谓的“根”，如拐
杖那般，擎在上方，煞是可爱。这细弱
的茎体，怎么能经得起我三番五次折
腾，它弱不禁风地伏下去了。这叫我无
限怜惜。

我为它添土、深埋，浇水，作为应
急补救措施。两天后，它直起了身子，
且白与绿的交叉点处长出了一个绿茸茸
的小米粒。第三天又看，最上方处由白
变绿，又萌发出一个毛茸茸的向上生长
的小米粒，且它们一天天大起来，这是
新发的茎啊！我简直喜不自禁。

事实证明，我的令箭荷花从此要挺
起腰身生长起来。我之前违背生长规律

“倒养”的做法，是多么粗心，多么无
知！

如果令箭荷花会讲话，它开口第一
句定是举着手指对我埋怨或谩骂。对于
它，我是深感愧疚的。我一直深爱着
它，娇养着它，却如此这番折磨着它，
伤害着它……

“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不知这
株花会不会如此宽宏大量原谅我？

我只想说：令箭荷花，对不起！从
此我将静待花开，不问花期。

——这是我与令箭荷花爱与怨的故
事，这是最爱与最痛的纠缠。愿人生中
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及时纠正和正确弥
补。

向一株花致歉

■张翠华
漯河嵩山路沙河大桥北端东侧，有

一座绿树笼罩之下的小楼，那便是我们
的办公楼。虽然它在城市飞速增长的高
大楼房的对比下显得越来越暗淡，但在
我们眼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从这
幢楼上散发出的书香，是的，正是满楼
书香，陪伴我们度过岁岁年年。

我们简称这幢楼为档案楼，起初，
它的确是档案楼，只有档案局和档案馆
两个联系紧密的单位在楼上办公，档案
楼是在漯河市区划调整为地级市的第二
年动工的，它的建成填补了我市没有档
案楼的历史空白，当时在全省处于领先
地位，许多兄弟地市的朋友来到这幢楼
上参观学习。此前，档案馆一直设在位
于老街的老漯河市委楼上，可以想见，
档案楼的落成给档案人带来多少惊喜！
我们把一箱箱档案从沙南运到新楼上，
再一卷卷地放好，一遍遍地整理，直到
符合档案的保管要求，直到一卷卷档案
静卧在温湿度适宜的柜子里，档案人也
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92 年，党史办、方志办与档案局
三家合并，党史、地方志的同志分别从
市委楼、政府楼搬过来，从形式上实现
了大史志档案的统一，三家合并后，再
也没有分开过，所以，这幢楼上，不仅
有丰富的档案资料，还有宝贵的党史、
地方志资料；不仅有研究档案的专门人
才，还有研究漯河党史、地方史的专
家。足不出楼，便可遍阅漯河历史；三
步之内，便可与专家们争辩、畅谈。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走出过这栋楼，
从档案馆到档案局，从档案局到档案
馆，虽然档案局的名字曾经变成史志档
案办、史志档案局，但基本没有走出档
案的圈子。这期间曾有两年分管过党史
工作，这在外地市也算是调入了一个新
的单位，但三合一的便利体现在我身
上，就仅仅是从分管档案工作变成了分
管党史工作，不需要工作调动。在我们
眼里，党史、地方志、档案都是不可多
得的宝贵财富。

我无数次地行走于一个个档案库

房，或查找档案，或整理档案，或排列
框架，或搬入新的档案，或打扫卫生，
或带外来的人员参观……我清晰地记
得，为了按照国家标准整理好资料，我
和另一位同志在库房工作了半年多；为
了编写《馆藏珍品荟萃》，将一本本明清
资料搬到办公室，艰难地翻阅、辨认它
们的内容；我清晰地记得老馆长上班时
间还在整理照片档案，却在刚下班后突
发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清晰地
记得，档案馆连升三级成为国家二级档
案馆受到省局的赞扬，还清晰地记得档
案事业综合评估、档案业务指导、依法
治档、档案信息化的决策在这幢楼内决
策和实施的过程。目光一次次地掠过一
架架档案，我的双手触摸过明代吕坤的

《救命书》，翻阅过清代的 《河南乡试硃
卷》《八科乡会墨醇》，在 《历代名臣法
贴》《龙塔古篆》的文字间惊叹，在《芥
子园画传》 的画面中沉思，在 《外人目
睹之日军暴行》 中愤怒，在 《渊鉴类
涵》 里辩文识物。在分管党史工作时，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与《漯
河日报》 联合开辟专栏，我和同事们一
次次对烈士后代进行调访，那一个个为
赶写文字无眠的长夜，现在想来是那么
有意义，那么令人难忘。

一代又一代的史志档案人由新人变
成史志档案工作的行家里手，直到到了
退休的年龄，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
离开过这个辛苦、清苦、艰苦的岗位，
他们以可贵的匠心恪守着“板凳要坐十
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信条，用他
们的双手整理的档案卷卷规范，他们用
心血和汗水书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有出
处，那是要留存后世的文字啊，需要秉
笔直书，需要严谨科学。他们以苦行僧
式的坚韧抗拒着外部的诱惑，让一颗热
爱史志档案事业的心静下来，再静下
来。忘不了离退休的老同志每一次看到
档案楼时那掩饰不住的眷恋的眼神，他
们在离退休后仍关注着史志档案事业的
发展，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单位的新闻便
可以让他们高兴老半天。

因为东西方向的冬暖夏凉的“正

房”保存着档案资料，所以，我们所在
的办公室是南北向的“西屋”，中间有
走廊，走廊的东、西两面分布着办公
室，我在东边的办公室呆过，这里上午
的阳光很好，但下午略显暗淡，夏天被
晒到的时间短。西边的办公室上午晒不
到太阳，但到了下午，阳光直射进房间
的每一处角落，让人藏无处藏，拉上窗
帘，也好像坐在太阳地里一般，没有空
调的日子，往往是挥汗如雨。到了傍晚
时分，西面的办公室却有别样的风景。
我在西面的办公室里待了很多年，下午
下班时分，办公楼内安静下来，拉开窗
帘，这时即便是在夏天，太阳的光线也
渐渐变成橘红色，坐在彩霞万丈的房
间，灵感来袭，迅速地敲击着键盘，一
个个方块字组成了不同的文章，表达着
不同的思绪。我没有因为常常要在夏天
坐在屋里晒太阳而责怪过它，相反，却
很喜欢它，书香满楼，确切地说，是书
香满西楼。因为，“西楼”是一个多么
富有诗意的词语，它很多次地出现在
古诗词中，无论是李煜的“无言独上
西 楼 ， 月 如 钩 ， 寂 寞 梧 桐 深 院 锁 清
秋”，还是李清照的“雁字回时，月满
西楼”都很令人玩味。西楼常和月的
意 象 联 系 在 一 起 ， 因 为 在 西 边 的 方
位，是可以很方便看到月亮的，尤其
是下沉之月，也就是深夜之月。“西”
在五行中为金，于季节为秋，金主肃
杀，秋者为愁。西楼方便见到深夜之
月，故写月夜思人或深夜愁绪都用“西
楼”，“西楼”成为相思与愁绪的代名
词。想到这些，就觉得我们的小楼充满
了浓浓的诗情画意。

天道酬勤。辛勤的耕耘收获了累累
硕果，《漯河市志》、《漯河年鉴》、《漯河

大事记》的厚重，《中国共产党漯河历史
纪事》、《漯河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大
事年编》、《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漯
河古代人物传》 的严谨，一本本党史、
地方志、档案的专业书籍书写着漯河历
史的灿烂，《中国食品名城》、《宜居漯
河》、《漯河名典》 紧扣我市中心工作宣
传漯河。史志档案人还将研究成果及多
年感悟以小说、散文等形式书写出来，
傅治安的《傅治安自选集》、张翠华的散
文集 《沙澧千秋画》 等表达着史志档案
人的情怀，体悟着纸与笔的温情。在

《漯河文史大观》大事卷、民俗卷、旅游
卷上有史志档案人的名字，在许慎文化
国际研讨会上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在学习型单位建设、经典诵读、文明创
建、全民阅读等活动中齐心打造着一个
书香史志档案局。

我们从贾湖遗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
的文字中，想象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们生活的情景，我们从史志档案信息
资源中品读着漯河的历史和今天。史志
档案工作的性质让我们眼中的漯河变得
立体，从古至今一层层的厚重历史文化
积淀常常闪现眼前，几乎每一步都踩着
一个传说，几乎每一眼都跨越千年。史
志档案让我们的内心和想象都更加丰
富，让我们的心真正地安静下来，在各
种诱惑面前气定神闲。我们已习惯大桥
上的车流的喧嚣，当然，也早已习惯史
志档案工作的寂寞与宁静。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苏东坡有诗：腹有诗书
气自华。这幢楼既不乏“古”，也不乏
书，书香如雨露一点点地滋养着我们的
心田，不管档案楼如何变化，我相信它
永远都会书香满楼。

书香满楼

2017 年 9 月 3 日，是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

自 1937 年 11 月日军占领安
阳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河南
及周边区域先后有100余座城镇
沦入敌手或一度被敌占领，日军
在占领区灭绝人性的“三光”政
策，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中
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
抗战的伟大胜利。

中原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一个缩影。为让更多的人记

住这段历史，8 月 26 日，周六，
上午9点整，新闻大厦漯河日报
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由漯河市
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特邀
漯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
鲁锁印先生，以《中原抗战——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主题，
分六部分为大家讲述中原抗战的
历史过程和感人故事。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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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人在旅途人在旅途

■■经典回味经典回味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刘彦卿
三十三年前的 1984 年，我还

在南京上大学。那年暑假，突然
有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于
是，一个人来到了漯河。

那是我第一次到漯河。徜徉
在漯河的街巷，感觉这座小城很
美。马路宽阔洁净，楼房朴素温
馨，行人也很有情调。我知道，
自己对漯河之所以有如此美好印
象，是因为我大学的一个同班同
学，她家是漯河的。于是，我便
努力在寻找漯河与洛阳两座城市
的联系。遗憾的是，找了半天也
未遂愿。一年后，女同学毕业分
配去了郑州，而我去了南阳 （两
年后调回老家洛阳），大学的故事
至此戛然而止，而漯河，在我脑
海里也就渐行渐远了。

2016年5月，由河南省杂文学
会组织的“河南杂文名家走进中
国汉字文化名城”笔会在漯河举
办，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我再次
走进漯河。三十多年过去了，当
年的愣头小伙已年过半百，脸颊
布满沧桑；而漯河这座中原小城
也一跃跻身于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第二次到漯河，倒是让我一
下就找到了漯河与洛阳这两座城
市的关联，那就是许慎。

许慎出生、生长于漯河，工
作、成名于洛阳，又告老还乡于
漯河。漯河与洛阳，构成许慎生
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地方。如果能
够把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完
美地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无疑
会使许慎的形象更加丰满，使许
慎的故事更加生动，也会让漯河
的汉字文化更加出彩。于是，从
漯河回到洛阳，我马上将自己的
所感所思写成一文，题为 《漯河
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交《漯河
晚报》刊发。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
一步的思考：漯河与洛阳的结
合，切入点在哪里？如何搭建这
个平台？忽然想起许慎在 《说文
解字》 中，首先提到的黄帝史官
仓颉，豁然开朗。

当年仓颉在洛阳洛宁县洛河
岸边造字之后，并没有把造字的
密码公布于世，人们在使用文字
时很不方便。于是，许慎在洛阳
苦苦钻研，终于发现了汉字密码
并著书立说，将其公之于世，泽
被后世。所以仓颉和许慎才并称
为 “ 字 圣 ”—— 一 个 是 造 字 之
圣，一个为解字之圣。如果漯河
和洛阳能联合国内其他的文字文
化名城，共同搭建一个舞台，让
两位字圣甚至更多的历史文化名
人，同台唱戏，并碰撞出一系列
的文化火花来，那岂不是一件功
德无量、皆大欢喜之善事吗？

漯河是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洛阳也是中国文字文化名城，同
样可以戴此皇冠的，应该还有一
些城市，譬如以甲骨文出土和研
究闻名全国的安阳市。

漯河、洛阳、安阳，同属中
原，一脉相连。若能以字结缘，
共建平台，共推中国文字文化，
不更有意义吗？因为不管是洛阳
还是安阳，均和漯河一样，有着
丰厚的文字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
字文化资源。

仓颉造字的地方尽管全国有
好多处，但最为可靠的一处却是
在洛阳。在今洛阳市洛宁县阳峪
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半坡上，那个

造字的古台尚存，那通古朴的石碑
尚在，尽管古台、古碑处长满荒
草，但“仓颉造字台遗址”几个大
字清晰可见。洛阳人都知道，这是
当年仓颉歇脚斗龟、从龟痕鸟迹中
突发灵感造出文字的地方。另
外，在洛阳，与许慎说文解字有
着极强关联性还有以造纸闻名于
世的蔡伦和他的蔡侯纸。蔡侯纸是
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而许慎
的《说文解字》，曾被学者誉为中
国的第五大发明。

安阳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不
知道是谁最先将殷商文字刻在龟
甲和兽骨之上，也不知道三千多年
前的那些巫师和史官中，谁的卜辞
刻得最漂亮、最规范、最受商王喜
爱，但我们知道，仓颉造字也好，
巫师和史官刻字也罢，都和许慎的
说文解字一样，历尽艰辛，百折不
挠，才最终修成正果。

仓颉造字，从发现鸟迹到创
造出象形文字，再到启用新的造
字方法，直至形声结合，结出更
多的文字，不知吃了多少苦，受
了多少累，以至于感天动地，出
现“天雨粟，鬼夜哭”之奇异景
观。殷商的巫师和史官刻写卜
辞，尽管属于少数人垄断的技
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的
老祖宗刻写一个字，要经过好多
道工序，真的是太难太难了。以
至于千年过后，许慎说文解字
时，对文字依然是那么执著、那
么虔诚。所以，今天在漯河、在
安阳、在洛阳，不论是谁，讲起
文字文化的故事，都是那么动
听，那么感人。所以，我们今天
写文章，还必须得讲究节省文
字，惜字如金，让文章尽可能精
炼，以体现出我们对文字的那种
敬畏。

也正是如此，漯河若是能够
牵头，联合洛阳、安阳以及国内
其他的文字文化名城，结成“中
国文字文化名城联盟”，就显得很
有意义。可考虑在中国文字文化
名城联盟下，先行组建“全国文
字文化保护利用联盟”，深度了解
文字文化遗存的现状和保护、利
用状况。通过文字、影像、照片
等形式的资料收集，搭建中国文
字文化遗存资料数据库；启动

“全国文字文化遗存调查”活动，
借助全国文博工作者的力量，把
中国文字文化的“家底”彻底摸
清。同时，整合中国文字文化名
城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加快中
国文字文化名城文化旅游协调发
展，共同推广整理中国文字文化
品牌，积极探讨中国文字文化名
城的合作方式和途径，推出中国
文字文化名城形象代言人，策划
打造全新的中国文字文化名城的
精品旅游线，以此提高漯河的知
名度和竞争力。这，无疑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过段时间，就要第三次去漯
河了，我要把我的这些想法，通
过有关渠道传递给漯河市相关部
门，供他们参考。同时，我还要
与漯河的朋友一起，一边品茶，
一边聊一聊许慎、仓颉，以及殷
商的那些巫师和史官，畅想一
下，如果许慎、仓颉以及殷商的
巫师和史官们聚在一起时，会聊
些什么话题，会争辩些什么东
西，会碰撞出多少火花。

想想这些，不也很有趣、很
惬意吗？

让许慎与仓颉
碰撞出火花

国画 秋荷新放 宋国威 作


